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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壤表层磁化率监测区域农田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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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新兴的环境磁学技术监测农田重金属污染情况，抽样测定土壤表层体积磁化率及铅（Ｐｂ）、镉（Ｃｄ）、汞
（Ｈｇ）、铬（Ｃｒ）、砷（Ａｓ）等重金属含量，分析农田土壤磁化率与各元素含量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区域农田大面积的
磁化率测量值、磁化率与各重金属含量间的数学关系，预测各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并进行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表

明：（１）研究区试验田１、２、３、４分别有７１．８３％、５５．９３％、７８．８７％、５５．７７％面积的土壤体积磁化率超过广州市地表磁
化率平均值１３７．９×１０－６；（２）土壤磁化率与Ｐｂ、Ｃｄ、Ｃｒ、Ａｓ之间相关性较强，可采用线性拟合式预测各重金属分布，土
壤磁化率与Ｈｇ之间相关性较弱，则采用线性插值法预测Ｈｇ分布；（３）对比广州市蔬菜地土壤重金属含量背景值，整
个区域面积都受Ｐｂ污染，部分区域受Ｈｇ、Ｃｄ污染，未见Ｃｒ、Ａｓ明显污染，内梅罗土壤综合污染评价结果为轻度污染。
综合分析可见，利用土壤表层体积磁化率监测及表征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的方法可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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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网报道，目前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面
源污染产业［１］。积累在农田土壤中的难降解重金属很难靠

稀释、自净化作用消除，具有不可逆性与难治理性［２－３］。国家

环保总局对珠三角部分城市开展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近４０％农田菜地重金属超标，其中１０％严重
超标。重金属铅（Ｐｂ）、镉（Ｃｄ）、铬（Ｃｒ）、汞（Ｈｇ）及类金属砷
（Ａｓ）的生物毒性明显，被称为“五毒”，受这些元素污染的土
壤种植出的农作物经食物链进入人体，将严重危害人体健

康［２，４］。因此，监测农田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是保证农作物

安全的首要条件。

目前，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的方法主要分为实验室监测、

现场快速监测两大类［５－６］。实验室监测主要有以光学仪器为

基础的分析法（包括原子吸收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分光

光度法等）、联合使用光学与电化学仪器的分析法（包括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等）。

虽然实验室监测方法具有检出限低、精密度高、准确度高、线

性范围宽及受土壤基体干扰较小的优点，但是该方法运用成

本高，监测步骤繁琐，对操作者技能要求高，一次分析元素项

目有限，易对采样土壤造成二次污染，不适用于大面积农田监

测。现场快速监测主要包括激光诱导击穿光谱（ｌａｓ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简称 ＬＩＢＳ）技术、土壤磁化率监测技
术。虽然与传统的光谱测量技术相比，ＬＩＢＳ技术无须对样品
进行预处理，可在非接触条件下现场快速测量、分析多种元素，

再污染概率低，但是作为新兴的半定量化测量手段，该技术在

高灵敏度、低检测限定量分析、测量稳定性方面不足点尚多。

土壤磁化率监测技术利用了任何物质都存在磁性的特征，对不

同物质施加外加磁场便会产生不同的磁化强度，磁化强度与外

加磁场的比值就是磁化率。磁化率的测量仪器都紧凑轻便、灵

敏度高，便于野外现场试验，属于磁学物理方法，对研究对象不

会造成任何污染与扰动。根据磁化率可定量分析土壤重金属

含量，其实质是对土壤重金属的间接研究，而该方法具有测量

快速简便、重复性好、经济便捷、获取大量磁化率数据等优势，

可应用于高效实时、系统全面地监测区域土壤重金属［７－８］。

利用土壤磁化率监测重金属污染是环境磁学监测污染的

热点研究，其应用范围涵盖城市［９］、交通［１０］、大气［１１］、湖泊河

流［１２］、工业等领域［１３］。大量关于磁化率与土壤重金属间关

系的研究表明，磁化率与 Ｃｄ、Ｐｂ、Ｃｒ、铜（Ｃｕ）、铁（Ｆｅ）、锌
（Ｚｎ）、Ｈｇ、Ａｓ等元素具有很好的相关性［１４－１５］，磁化率可有效

指示土壤重金属污染。然而，关于用磁化率监测农业土壤重

金属污染的研究颇少［１６－１７］。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全国耕地面

积１２５．１２万ｋｍ２，约为全国土地总面积的１２．９８％［１８］，利用

土壤磁化率监测农田土壤污染是国情所需。本研究将详细介

绍整套土壤磁化率测量系统的集成构建，选取珠江三角洲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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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田，测量农田土壤磁化率，采样获取土壤磁化率与各重金

属含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并预测 Ｐｂ、Ｃｄ、Ｈｇ、Ｃｒ、Ａｓ元素含量
特征，同时评价重金属污染程度。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教学

科研基地（地理位置２３°１０′Ｎ，１１３°２０′Ｅ），试验农田的面积约
为３．９ｈｍ２。试验田西部、南部被岳洲路的２条分岔路包围，
平时车流量大。试验田东部是某机场基地，南部被机场跑道

包围。试验田西南方向约５０ｍ处有１条排污河涌，试验田的
灌溉用水部分来源于这条河涌。试验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年平均降水量为１７２５ｍｍ，平均相对湿度为７９％，年平均
气温为２１．８℃。成土母质为三角洲沉积物，土壤中有机质含
量属中上水平，拥有良好轮作制度、施肥方式［１９］，主要种植水

稻、蔬菜、花生等作物，主要施用氮肥、磷肥、钾肥。

１．２　仪器设备
整套设备包括土壤磁化率测量系统、地理空间定位系统，

装置实物见图１。
　　土壤磁化率测量系统：选用Ｂ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公司的ＭＳ２Ｄ型磁

化率测量仪，包括ＭＳ２Ｄ探测线圈、ＭＳ２探测手柄、ＭＳ３读数
模块，以及安装了Ｂａｒｔｓｏｆｔ软件的便携式 ＰＣ机。磁化率仪的
使用：首先将ＭＳ２Ｄ探测线圈压实在被测土壤表面，然后启动
仪器，ＭＳ２Ｄ探测线圈周围会产生１个低频、低强度的交变磁
场，探头测量范围内的土壤样品会引起该磁场变化，ＭＳ３读
数模块会检测到这一变化并转化为磁化率数值，通过 ＵＳＢ接
口输送给ＰＣ机中的Ｂａｒｔｓｏｆｔ软件，并自动保存。测量周期最
短只需０．１ｓ，最大测量精度可达２×１０－６。
　　地理空间定位系统：用于测量点的精准定位，选用 Ｔｒｉｍ
ｂｌｅ５７００ＧＰＳ系统，包括 Ｚｅｐｈｙｒ流动站天线、５７００ＧＰＳ接收
机、ＴＳＣ２控制手簿、具有串口功能或蓝牙功能的手机。
Ｚｅｐｈｙｒ流动站天线用于实时动态差分（ＲＴＫ）流动测量，５７００
ＧＰＳ接收机用于接收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卫星信号及确定地
面空间位置，ＴＳＣ２控制手簿内置“Ｔｒｉｍｂｌｅ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测量软件，可控制测量及管理读数，手机通过通用分组无线服

务技术（ＧＰＲＳ）或码分多址（ＣＤＭＡ）业务可实时进行 ＲＴＫ／
ＧＰＳ的测点。
１．３　试验安排
１．３．１　农田磁化率的测量　采用约１０ｍ×１０ｍ网格大小，
按照均匀分布原则布置测量点，采用梅花形布点法测量土壤

磁化率，即测量网格４个顶点、中心点的磁化率，并取平均值
作为磁化率测量值，共获得２２８个采样点数据；同时用 ＧＰＳ
仪器记录网格中心点的地理坐标。采样点分布情况见图２。
１．３．２　农田磁化率与重金属关系的抽样测量　在研究区农
田及周边蔬菜地、灌溉河涌处，随机抽样测量土壤磁化率及重

金属含量，然后进行土壤磁化率与各重金属含量之间的数学

拟合。基于所得数学模型，通过土壤磁化率预测各重金属含

量空间分布情况。

重金属含量检测是将现场土壤取样，进行实验室测量，整

个过程避免使用金属容器带来污染，使用塑料、木竹等非金属

工具。本研究土壤样品重金属含量的测定委托广东省生态环

境与土壤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根据我国 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

Ｐｂ、Ｃｄ含量进行测定（参照ＨＪ４９１—２００９《土壤总铬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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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对Ｃｒ含量进行测定（参照 ＧＢ／Ｔ１７１４１—１９９７《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采用原子荧
光光度法对Ｈｇ、Ａｓ含量进行测定。
１．４　数据处理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的空间插值工具中的克里金插值法，绘
制土壤磁化率的空间分布图。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土壤磁化率与
各重金属含量进行线性拟合，再根据相关系数 ｒ决定合适的
数学模型预测各重金属空间分布。由本研究“２．２”节给出的
线性拟合式可知，Ｐｂ、Ｃｄ、Ｃｒ、Ａｓ含量与土壤磁化率之间相关
性较强，而Ｈｇ含量与土壤磁化率之间相关性极弱，则Ｐｂ、Ｃｄ、
Ｃｒ、Ａｓ分别采用与土壤磁化率的线性拟合式预测重金属分
布，而Ｈｇ考虑采用线性插值法预测重金属分布，具体的线性
插值公式：

ｙ－ｙ０
ｘ－ｘ０

＝
ｙ１－ｙ０
ｘ１－ｘ０

。

式中：ｘ为测量点的磁化率；ｙ为对应Ｈｇ含量（ｍｇ／ｋｇ）；ｘ０、ｘ１，
ｙ０、ｙ１分别为２个已知样点的磁化率、Ｈｇ含量（ｍｇ／ｋｇ），选自
抽样点中与研究区农田环境最接近的２点数据。
　　基于上述各数学模型所得重金属含量，再次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绘制各重金属的空间分布预测图。

１．５　农田重金属污染评价
１．５．１　评价标准　采用广州市蔬菜地土壤重金属含量背景
值为评价标准，Ｐｂ、Ｃｄ、Ｃｒ、Ａｓ、Ｈｇ土壤背景值分别为４７０８、
０．１４４、６０．３５、１８．４４、０．１６１ｍｇ／ｋｇ［２０］。
１．５．２　评价方法　（１）单因子污染指数评价法［２１－２２］。相关

表达式：

Ｐｉ＝
ｃｉ
ｓｉ
。

式中：Ｐｉ为土壤重金属ｉ的污染指数；Ｃｉ为土壤重金属ｉ的实
测值，ｍｇ／ｋｇ；Ｓｉ为土壤重金属 ｉ的背景值，ｍｇ／ｋｇ。若 Ｐｉ≤１，
表明土壤不受重金属ｉ污染；若１＜Ｐｉ≤２，表明土壤受重金属
ｉ轻度污染；若２＜Ｐｉ≤３，表明土壤受重金属 ｉ中度污染；若
Ｐｉ＞３，表明土壤受重金属ｉ重度污染。
　　（２）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评价法。相关表达式：

Ｐ综合 ＝
（
ｃｉ
ｓｉ
）ｍａｘ

２＋（
ｃｉ
ｓｉ
）ａｖｅ

２

槡 ２ 。

式中：（
ｃｉ
ｓｉ
）ｍａｘ为重金属 ｉ所有单因子污染指数中的最大值；

（
ｃｉ
ｓｉ
）ａｖｅ为重金属 ｉ所有单因子污染指数的平均值。若

Ｐ综合 ＜０．７，表明土壤清洁；若０．７＜Ｐ综合≤１，视为警戒级；若
１＜Ｐ综合≤２，表明土壤受到轻度污染；若２＜Ｐ综合≤３，表明土
壤受到中度污染；若 Ｐ综合 ＞３时，表明土壤受到重度污染。
Ｐ综合值越大，表明土壤受污染程度越高

［２１－２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磁化率的空间分布特征
广州市表层土壤的平均体积磁化率为１３７．９×１０－６［２３］，

试验田１、２、３、４分别有７１．８３％、５５．９３％、７８．８７％、５５．７７％

土壤样本的磁化率超过该平均值。本研究区土壤磁化率空间

分布情况见图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
　　从图３中分析区域整体土壤磁化率空间分布特征可见，
试验田１磁化率较高值出现在北部；试验田２磁化率整体分
布均匀，南部略高于北部；试验田３磁化率较高值分散于北部
与东部的周边区域；试验田４磁化率由西向东呈带状逐渐降
低。其中，试验田１、２的中部都出现了磁化率最高值，２块田
的地理位置相邻，说明磁性颗粒的排放对２块田的影响较相
似；而试验田１的南部磁化率明显低于试验田２，这是由于试
验田１土壤表面受翻耕作用影响，比较不平整，磁化率仪不能
充分平整地接触待测土表，致使磁化率测量值衰减。

由表１可见，４块试验田的磁化率平均值相差不大，相对
而言试验田２的磁化率水平最低，在（９４．０２５～４３８．１４０）×
１０－６之间变动，试验田 ４的磁化率水平最高，在（９９．３７８～
１４２６．２００）×１０－６之间变动。已有研究表明，在缺少重工业
活动的环境中，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造成的污染是磁性颗粒

的主要来源，且公路、汽车交通产生的重金属与磁化率存在重

要相关性［２４－２５］。４块试验田中，只有试验田２未被周边的交
通道路包围，因此受交通尾气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其磁

化率水平相对较低。试验田４西部是１条交通主干道，因此
它受交通尾气的影响最为严重，整个研究区的最高值出现于

此，磁化率分布呈随与公路交通之间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的趋势，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２６］。

２．２　抽样点磁化率与各重金属含量的关系及数学模型
本研究旨在探索利用土壤磁化率表征不同重金属含量的

方法，关于土壤磁化率与各重金属含量关系的精确拟合可在

以后研究工作中深入下去，因此本试验只取少量具有环境代

表性的抽样点来研究土壤磁化率与不同重金属含量之间的关

系。已有研究对磁化率与不同重金属进行线性拟合，其相关

系数达中等以上水平，磁化率可指示土壤各重金属污染情

况［２６－２７］。本研究中抽样点的土壤磁化率与各重金属含量数

据统计结果见表２，土壤磁化率与各重金属含量之间的数学
拟合结果见图４。
　　由图４可知，抽样点的土壤磁化率与 Ｃｄ、Ｃｒ含量拟合后
的相关系数为高度相关（｜ｒ｜＞０．８），与 Ｐｂ、Ａｓ含量的相关系
数为中度相关（０．５＜｜ｒ｜＜０．８）［２８］，可将土壤磁化率与 Ｃｄ、
Ｃｒ、Ｐｂ、Ａｓ含量之间的线性拟合式作为关系模型。此外，磁化
率与Ａｓ含量呈负相关，原因是当地菜农大量使用含砷化肥，
而砷的赋存与顺铁磁性矿物有关［２９］，该区人为活动排放的磁

性颗粒多为亚铁磁性矿物，它对砷含量有稀释作用，因而造成

磁化率与砷含量增加趋势相反。土壤磁化率与 Ｈｇ含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极弱（｜ｒ｜＜０．３），视为不相关，不支持直接采用
数学拟合式作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因此考虑用线性插值

法来表征Ｈｇ含量分布。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抽样点土壤
磁化率与重金属含量之间的线性拟合式预测 Ｐｂ、Ｃｄ、Ｃｒ、Ａｓ
含量分布；通过线性插值法预测Ｈｇ含量分布。
２．３　重金属分布预测及来源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预测的各重金属整个空间含量值，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克里金插值法绘制出研究区试验田表层土壤各重金
属空间分布图（图５）；对４块试验田各重金属含量进行数据
统计，结果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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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区试验田表层土壤体积磁化率数据统计结果

测量区域
表层土壤体积磁化率（×１０－６）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个）

试验田１ ６６７．４２３ ９７．００９ ２０８．８９７ ９９．９３９ ７１
试验田２ ４３８．１４０ ９４．０２５ １６７．０７４ ７３．９３０ ５９
试验田３ ６１４．３９２ ９８．５２５ １９８．５１２ ９５．６６５ ７１
试验田４ １４２６．２００ ９９．３７８ ２０９．９２１ ２２７．９０５ ５２
整个研究区 １４２６．２００ ９４．０２５ １９６．４４０ １３１．７９８ ２５３

表２　抽样点磁化率及对应的重金属含量

抽样编号
磁化率

（×１０－６）
重金属含量（ｍｇ／ｋｇ）

铅 镉 铬 砷 汞

１（试验田１） ２４２．０４０ ５４．４ ０．１６４０ ２１．３ １３．４０ ０．１９６
２（试验田４） １０６．４７１ ４２．４ ０．０５３４ ４１．４ １３．６０ ０．２２７
３（蔬菜地） １００．１３６ ７０．３ ０．２４２０ ５７．６ ２６．１０ ０．５３９
４（河涌） ７５５．２１６ ５４．８ ０．２３９０ ７６．２ ３．１４ ０．２２８
５（河涌） １０４５．７２２ １０３．０ ０．７７４０ ９９．６ ７．００ ０．４２４

　　以广州市蔬菜地土壤重金属含量背景值作为广州市土壤
重金属自然背景值（“１．５．１”节），４块试验田中 Ｐｂ含量均超

过广州市自然背景值水平。１、２、３、４号试验田中分别有
４９３０％、１６．９５％、３８．０３％、３２．６９％面积的Ｃｄ含量超过广州
市自然背景值水平，但相对而言试验田２的Ｃｄ含量超标范围
最小。１、２、３、４号试验田中分别有 ９８．５９％、９６．６１％、
９４３７％、９４．２３％面积的 Ｈｇ含量超过广州市自然背景值水
平。４块试验田中 Ｃｒ、Ａｓ含量都未超过广州市自然背景值
水平。

由图５可见，靠近公路区的土壤中 Ｐｂ含量相对较高，整
体趋势是离公路越远，Ｐｂ含量呈逐渐减少的分布形态。Ｐｂ
通常来源于铅冶炼厂、铅字印刷厂、铅采矿场等产生的工业

“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汽车汽油尾气中的抗

暴剂烷基铅，而研究区除西部、南部有公路包围外，周围并无

工业生产活动，因此推断研究区的Ｐｂ主要来源于交通尾气排
放。同时，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汽车尾气排放、燃料及润滑

油的泄漏、轮胎添加剂中的重金属元素及机械部件磨损产生

大量的Ｐｂ污染［３０］。

由图６可见，土壤中Ｃｄ含量较高的区域总体上都是在靠
近公路的区域。Ｃｄ的产生通常是采矿、冶炼、燃煤、镀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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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区各试验田土壤重金属含量数据分析结果

测量

区域

铅含量（ｍｇ／ｋｇ） 镉含量（ｍｇ／ｋｇ） 铬含量（ｍｇ／ｋｇ） 砷含量（ｍｇ／ｋｇ） 汞含量（ｍｇ／ｋｇ）
变化范围 均值 变化范围 均值 变化范围 均值 变化范围 均值 变化范围 均值

试验田１ ５１．６５～７３．２２ ５５．８８ ０．１０～０．３８ ０．１６ ３８．０９～７２．２６ ４４．７９ ９．２１～１８．１７ １６．４１ ０．１６～０．２３ ０．２０
试验田２ ５１．５４～６４．５５ ５４．３０ ０．１０～０．２７ ０．１３ ３７．９１～５８．５３ ４２．２９ １２．８１～１８．２２ １７．０７ ０．１５～０．２３ ０．２１
试验田３ ５１．７１～７１．２１ ５５．４９ ０．１０～０．３６ ０．１５ ３８．１８～６９．０８ ４４．１７ １０．０５～１８．１５ １６．５８ ０．１１～０．２３ ０．２１
试验田４ ５１．７４～１０１．９ ５５．９２ ０．１０～０．７６ ０．１６ ３９．０８～１６４．７ ４５．０８ １．７０～１８．１３ １６．６２ ０．０１～０．２３ ０．２１

业、化学工业、肥料制造、垃圾焚化处理、冶金厂等产生的工业

“三废”，经自然沉降、雨淋沉降和污水灌溉等直接或间接进

入土壤［３１－３２］，以及含 Ｃｄ汽油的燃烧、汽车轮胎磨损产生含
Ｃｄ粉尘，并排放到公路、铁路旁边的土壤中［３３］。由此可见，

试验田Ｃｄ主要来源于研究区附近的公路交通。
由图７可见，土壤受Ｈｇ污染的范围仅次于 Ｐｂ，且 Ｈｇ与

磁化率的分布特征差异较大。土壤中的 Ｈｇ通常来源于大气
汞的干湿沉降，工业活动产生的废料，城市生活垃圾的堆放，

以及农用耕作中不合理地施用含汞肥料和农药［３４－３５］。本试

验田地理位置偏僻，造成 Ｈｇ大面积超标的主要原因与农耕
活动中施用含汞肥料、农药有关。

　　由图８、图９可见，Ｃｒ、Ａｓ含量都不高，说明整个研究区
Ｃｒ、Ａｓ元素积累不严重。
　　由表３可知，４块试验田的Ｐｂ含量平均值分别是广州市
土壤Ｐｂ含量背景值的１．１８７、１．１５３、１．１７９、１．１８８倍；Ｈｇ含
量平均值分别是广州市土壤Ｈｇ含量背景值的１．２４２、１．３０４、
１．３０４、１．３０４倍；除了试验田２，其他试验田Ｃｄ含量平均值都
超过 广州市土壤Ｃｄ含量背景值，依次是背景值的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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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２、１．１１１倍；４块试验田的Ｃｒ、Ａｓ含量平均值都未超过广
州市土壤重金属背景值。

２．４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估
由表４可见，单因子污染指数中Ｃｒ、Ａｓ没有明显污染，Ｐｂ、

Ｃｄ、Ｈｇ均为轻度污染，且这３种重金属污染程度相似，说明它
们的外源性一致；４块试验田的内梅罗综合指数均在轻度污染
范围内，表明该区农业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比较轻缓，土壤清

洁度较高。同时，这些受轻度污染的土壤主要与靠近交通位置

有关，由此可见，交通对农业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贡献不容忽视。

总的来说，研究区农业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并不严重。

３　结论

研究区试验田 １、２、３、４中分别有 ７１．８３％、５５．９３％、
７８８７％、５５．７７％区域中的表层土壤体积磁化率超过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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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研究区各试验田的单因子污染与综合污染评价结果

测量

区域

单因子污染指数均值

铅 镉 铬 砷 汞

内梅罗

综合指数
评价结果

试验田１ １．１８７ １．０７５ ０．７４２ ０．８９０ １．２７０ １．１７９ 轻度污染

试验田２ １．１５３ ０．９２９ ０．７０１ ０．９２６ １．３２４ １．１７６ 轻度污染

试验田３ １．１７９ １．０３９ ０．７３２ ０．８９９ １．２７９ １．１５９ 轻度污染

试验田４ １．１８８ １．０７８ ０．７４３ ０．８９４ １．２７２ １．１６０ 轻度污染

　　注：“”表示试验田２中重金属Ｃｄ的单因子评价结果未达到轻度污染程度，属于非污染程度。

市地表磁化率平均水平。

研究区试验田１、２、３、４采样点表层土壤体积磁化率与研
究区土壤中的重金属 Ｐｂ、Ｃｄ、Ｃｒ、Ａｓ含量存在较明显的线性
关系，决定系数分别为０．４７４７、０．６９２９、０．７１３４、０．５８８６，与
重金属Ｈｇ之间线性关系较弱，决定系数为０．００３４。
４块试验田所有土壤样品都受到Ｐｂ污染；试验田１、２、３、

４区域中Ｈｇ含量超过广州市蔬菜地土壤重金属Ｈｇ含量背景
值的分别有９８．５９％、９６．６１％、９４．３７％、９４．２３％；试验田１、
２、３、４区域中分别有４９．３０％、１６．９５％、３８．０３％、３２．６９％重
金属Ｃｄ含量超过了广州市蔬菜地土壤重金属 Ｃｄ含量的背
景值。

３种受到污染的重金属中，Ｐｂ污染程度最严重，几乎所
有区域Ｐｂ含量都超标，其次是 Ｈｇ，平均污染范围达９４％以

上，最后是Ｃｒ，不超过５０％的污染范围。同时，试验田中伴随
着重金属Ｐｂ、Ｈｇ的累积超标，表层体积磁化率也相应地出现
超标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土壤中表层土壤磁化率的增

强跟土壤中Ｐｂ、Ｈｇ的累积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分析研究区试验田磁化率与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布，

表明利用测定表层土壤体积磁化率的方法监测区域农田土壤

重金属污染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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